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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太阳 象一 团 火 ，晒
得人周 身热辣辣 的。

我骑 着 自 行车走过
宝鸡市红旗路 口 ，传来
几声清 脆 的呼喊 ：

“ 叔叔 ，阿姨 ，喝 汽
水吧 ，支援大兴安岭灾
区人 民！”

“ 为了 救 我 森 林
喝瓶 汽水吧！”

我不 由 得 停 下 车
子，只见几个十 四五岁
的少 年推 着一 车汽水 边
喊边卖 ，车 上写着 “救
我森林”四个大字。我
心里纳 闷 ，上前 问 道 ：

“ 你们 这 是 干 什
么？”

一个胖胖 的男 孩 说
道：“大兴 安岭 的火灾 已
经烧 了 十几天了 。急 得
我们饭 都吃 不下去 ，今
天从冷饮厂 拉来 汽水义
务销 售 ，卖 的钱 支援 灾

区人 民！”
啊，冷 饮厂 ，离市

区还 有二十多里路 ，真
难为 他 们了 。

“ 你们 是哪 个学校
的？”我 问 。

“ 宝 鸡 中 学 的。”
一个秀气 的女孩儿怯生
生地 回 答 。

我望 着孩 子们那红
扑扑 的脸蛋 ，心 中 不禁
一阵发热。是呵 ，大兴
安岭 的 森林 火灾 已经烧
了半 个 月 ，人们每天从
广播、电视 上注意 着那
里的 消 息。解放军 战士
奋勇 扑 火 ，受 灾 人 民重
建家园 ，各 地 群众 支援
灾区……。一场大 火在
灼烧 着 亿 万 人 的心啊 ！

“ 淼 林是袓 国 的绿
色宝 库 ，我 国 又 是 森林
资源 紧 缺 的国 家 ，森林
面积只 占 国 土面 积 的百
分之 四 ，每 个人都有义
务保护 森 林……”一 个
戴眼镜 的 男 学生向 人 们
宣讲起 护 林 知识 。不 少
行人 都停下了 脚步 ，把
汽水 车 团 团 围住。

“ 孩 子们都 知道爱
国，咱 还有啥 说 的？我
买两 瓶！”一 位 中 年妇
女掏 出 了 一 元钱 。

“ 来 ，我买五瓶 ！”

一位 白发老人说 。
“ 我买两瓶！”“我

买三瓶！”人们一 涌 而
上。

一位解放军同 志掏
出一张拾元 的人 民 币 ，
买了 两瓶汽水。当 孩子
们给 他找钱时 ，他摆摆
手说：“不用 找了 ，支
援灾 区吧！”说完 ，郑
重地向 孩子们 散了 个军
礼，转身大 踏 步 地 走
了。

我望 着解放军同 志
远去 的 背影 ，再看 着孩
子们诚挚的 目 光 ，心中
不禁一颤：多么可爱的
一颗颗水 晶 般的心啊 ！
我也下意识 地 掏 出 钱
来。

笔走龙蛇

事业 毋 忘 后 视 今
刘鉴

今年 五 月 ，法 门 塔地 宫 中 发
现佛 骨 和 大量 文 物 的 消 息 传 到 北
京以 后 ，全 国 政 协 副 主 席 、中 国
佛教 协 会会 长赵朴 初极 为 兴 奋 ，
不顾 八十 高 龄 ，赶到 西 安 ，随 即
又赶往 法 门 寺 。他扶杖 而 行 ，坚
持看 完 地 宫 的 每 一部
分，高 兴 得连连 向 法 门
寺主持 澄 观 法 师 道 喜 。

管理 文物 的 同 志 们
深知 ，赵 老 作 为 一 位名
扬四 海、学 识 渊 博 的 学 者 ，一 定
想仔 细 看 看 出 土 文 物。然 而 奇怪
的是 ，当 他 看 到 保 护 人 员 小 心 翼
翼地从冰 箱 中 端 出 那 些 珍 贵 的 丝
织品 时 ，只 看 了 十 几 秒 钟 ，就 笑
着连 声 说：“快 放好 ，快 放好！”

　后 来 ，当 他 对记 者 们 发 表谈
话时 ，人们 才 解 开赵老 千 里 迢 迢

只看 十 几 秒 的 原 因 。他说 ，目 前 保
护工作最 重 要 ，那 些珍 贵 丝 绸 织
品，漆木 器 若 不 赶快 采 取措 施 ，
就会 失去 原 来 的 光 彩。他还 引 用
东晋 著名 书 法 家 王 羲 之 的 话说 ：

“ 后 之视今 ，亦 由 今之视昔。”

我们 今 天 能 看 到 一千 多 年 前 祖 先
创造 的 灿 烂 文 化 ，一千 年 以 后 ，
我们 的 后 人 能 否 看 到 ？到 那 时 ，
他们 就要 以 他 们 看 到 的 实 物 来 评
价我们 现 在 的 思 想 ，技术 水平 和
保护 能 力 。我们 的 保 护 工作 能
否经 得 起 历 史 的 考 险 ，就 看 各 方
面的 共 同 努 力 了 。

赵老 站
在历 史 的 高
峰上瞻 前 顾
后讲 出 的 这
番话 ，象 淙
淙清 流 ，注

入人们 激 动 的 心 田 。只 见
笔尖 飞 动 ，在座 的 学 者 、
记者 和领 导 同 志 对 此话 十
分欣 赏 ，都 把 这 些 话 记 了
下来 。
好一个 后 之视今 ，亦 由 今

之视昔 ，此话 之 涵 意 ，难 道 仅 仅
适用 文 物 保 护 工作 者 么 ？举 一
反三 ，我 们 社 会 的 每 一 个 成 员
的工作 、思 想 哪个 能 不接 受 子
孙后 代 的 评 说？成 绩 虽 在 于 各
人努 力 ，而 历 史 责 任 的 这杆 秤 ，
却？时 时 在 衡 量 我们 的 价 值 。

赤橙黄绿青蓝紫
刊头设 计　董 凤 山

本版编辑　杨 乾 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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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建 平

阳春 天 ，
我携 女儿登 上
了去 翠 华 山 的
旅游 车。她快
活得象只 小鸟 ，叽叽喳喳地 问 个不
停。我 虽 然无法 满足她那似乎永远
得不到 满足 的好奇心 ，却也感 到一
丝欣慰 ，也 许 ，这 正是人生追 求的 起
点。“妈妈 ，你看那是啥 呀？”顺
着女儿手指的 方向——那 薄雾缭 绕

的远 方 ，横亘 着一道蜿蜒 起伏 的 天
然屏障 ，它若 隐若现 ，时 而 象涌 起

的云涛争相追逐；时 而 象大 海 的 波
澜奔腾翻卷。随 着汽车 的 急 速 前
进，我的视 线渐 渐 明 晰 起来 。

好一 派翠 华风光 ！山 峦叠 翠 ，

奇险峻 峭；山 峰突起，一抹 溜 圆 ，
我象置身 于另 一个 世界。“妈妈 ，

快走吧 ”女儿的 催促中 断 了 我的
梦幻。我牵 着女儿 ，涌入人流 。

来到 十八盘 ，不禁使我望 而生

畏：陡 峭的 山坡 上 ，一 条 小道绕 着
嶙峋的怪石 ，一个 之字一个 之字地
冲山而 上 。右侧是深不 见 底 的 沟
壑，左 侧 是 昂 然崛 起的 山 峰。游
览的人们 ，有的互 相搀扶 ，有的两

手伏地 ，有的
攀援 着路旁的
石头 、草藤缓
慢地 向 盘顶移

动。我 在 畏 葸 的 同 时也担心 着六 岁
的女儿……女儿象是看 出 我的心思 ，
她跨 前 几步 ，朝 我招 招手：“妈妈 ，
快上啊！”说完 ，兴 冲 冲地往 上爬 。
望着女儿那可爱 的背 影 ，我浮沉 在童
年与现实 的思 索 中 。生活 的逻辑 ，从
来就不 是直 线运 动的。从 童年 的 雅趣
到成年 的庄重 ，不正体现 了生活 的底
蕴吗？跨过 危险就是平安 ，跨过 渺茫
就是希望，跨过今 天就是明天……生

活不就是这一个一个跨过所构成 的
吗？生活 不就是这一个一个 的 起伏所
衔接 的吗？……

我加快步 子 ，气喘吁吁地 追赶 了
上去。“妈妈 ，你不是说 ，要 带我去
看翠华姑 娘吗？”“哦 ，小宝贝。”

翠华姑 娘庙 里 ，翠华姑 娘正襟危
坐，手拽绵线 ，凄惨的神 情 中 含 着一
丝希冀 ，迷朦的 泪 眼中 透 出一 缕 衷
情……是想对人们倾诉那 不 幸 的 婚
姻，还 是 在怀念 你和潘 郎 那美好 的 情
感？美好和不幸 ，同 情与怜惜 ，我不
禁热泪潸然。“人生 有爱着 而结合 的

终生幸福 ，也有爱 着而分手的永恒
遗憾 ，而 幸 福和遗憾 的 交织 ，也就
是每个人复杂而真实的一生！”

“ 妈妈 ，你哭 了？”女儿用怯
生生 的但饱 含 感 情 的 眼 晴 望 着
我，她 的一 望 ，使我 产生 了一种
从未有过 的 复杂情 感 ，我 半 是 惊
㤞，半是感激地望 着女儿 ，仿佛她
成了 我最要 好 的一个朋 友。

水龙 吟

珠江虎 口 至 羊城 西 渡
徐志诚

春风 逆水 行舟 ，滔 滔 翠 浪 东 奔 去 。
低空 飞 燕 ，长 堤斜 柳 ，濛 濛 酥 雨。
送目 船 头 ，虎 门 惜 别 ，炮 台 威 武 。
难忘 当 年 事 ，怒 销 烟 土 ，惊 天 地 ，驱洋

虏。
刹忽 云 开 晴 昱 ，喜 乾坤 ，日 华 和煦 。
兴游 南 国 ，西 来 黄 埔 ，壮 思 腾举 。
岁月 峥 嵘 ，铁 军 北 伐 ，气 吞如虎 。
正销 魂 又 见 ，羊 城 锦 绣 ，木 棉 红 絮 。

宜
兴
紫
砂
壶

杜
恒
庆

饮茶很 有好
处，但还 要 有好
茶具。在众 多 的
茶具 中 ，最 负 盛
名的 是江苏 宜兴
紫砂茶壶。它历
史悠久 ，造型 多
样，赏 用 兼优 ，故
享有 “世界茶具
之首”的美誉。

宜兴紫砂壶，
是采 用 深藏 在数千米深处

的细腻紫砂与 善卷洞 的 泉水
搅拌成泥精制烧成 ，所以 它
的实用 功能较 为特殊。用 来
沏茶 ，既不渗漏 ，又有一定
的透气性 能 ，使 茶 的 色 、
香、味皆 蕴。使 用 经 久 ，
日加擦涤 ，越发光润 ，显 现
出一 种 淳 朴 、古 雅 、大
方、稳 练 的 神 韵。由 于紫

砂传 热 缓 慢 ，所 以 茶壶 泡
茶后 ，提携 抚 握 ，不 易 灸
手，冷热 急 变性 能好 ，寒冬
腊月 ，沸 水注入亦 不 易 炸
裂，用 紫砂 壶 沏 茶 ，冬 天
能保温 ，夏天茶 隔 夜 不 发
馊。故为历代 品 茗爱好者珍
视。

宜兴紫砂壶 ，相 传是春
秋战 国时 期 的范蠡 携带西施
隐居宜兴镇时 ，为 了生计而
发明 制造的 ，至 今 已有二千
多年 的 历史。今 天 的 紫 砂
壶，其造型数以千计，“圆
无一相 ，方非一式”，千 姿
百态。有的象 瓜果花木 ，有
的似虫 鱼鸟兽 ，有的象斗 ，
有的 象柱 ，千 变万 化，想象
丰富 ，饱含艺术魅 力。紫砂
壶的 装饰 是以刀 代笔，在壶

身上雕 刻花鸟 山水、金石 书
法，使紫砂茶壶 成 了一种 融
文字 、书 法 、绘画、雕塑 、
金石、造型 诸 门 为一体 的艺
术品。品茗 之余 ，兼赏 其艺
术，会给人以 知 识 的 启 迪和
高度 的 艺 术 享 受 ，妙不可
言。脱身 术 （幽 默 画 ） 许志 强

小幽 默

出版 商：“你把 我骗 了 ，你 让
我出版了 你那本南 极探 险 记 ，原来
你根本没有去 过 那里。”

作家：“吴 承恩 的 《西游 记 》
出版以 后 ，出版商找过 他 的 麻 烦
吗？”　（高 军 生辑 ）

每周一谜

张长 水
白日 放歌须纵酒

（ 油 田 三 ）
上期 谜 面：置酒长 安道
谜底：在途款

蓝田 王 维 手 植 银 杏 树 刘继 仓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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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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